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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仕斌

看“圈”

栏目主持：胡璇子

日前，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宣传部在南
宁举行 2023年“八桂楷模”发布会，宣布中
国工程院院士、广西大学土木建筑工程学院
教授郑皆连等 4人获评“八桂楷模”。
“跨山越河架飞虹，千沟万壑变通

途”。郑皆连躬身桥梁事业 50多年，致力
于大跨拱桥建造关键技术的科技攻关和
推广应用，突破一个个创新“无人区”，为
中国桥梁建设创下多项“世界第一”，引领
中国拱桥技术挺进世界前列。目前，80多
岁的郑皆连仍然活跃在理论研究和工程
技术攻关第一线，主持在建的天峨龙滩特
大桥工程。大桥有望今年底建成通车，预
计将成为世界上最大跨径拱桥。

郑皆连
获评“八桂楷模”

周志华
当选国际人工智能联合会
理事会主席

在大多数留学生选择去欧美深造时，王猛
却反其道而行之，前往以色列这个小众留学地。
在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他成了物理系教授 Jay
Fineberg实验室里的第一个中国学生。

在这个只有 4个人的实验室里，王猛没
有定很高的目标，而是按自己的节奏心无旁
骛地做科研。

经过 3年努力，他以第一作者身份首次在
《科学》发表突破性研究成果，通过实验证明拉
伸裂纹速度突破了经典断裂力学所描述的极
限。这篇论文只有 3位作者，除通讯作者 Jay
Fineberg外，另外一位作者史松林也来自中国。

全新的发现，颠覆了人们之前对断裂过
程的认识，为断裂领域开启了全新篇章。

一次非常偶然的发现

断裂力学是力学领域的一个难点与热
点，虽然研究了近百年，但人们对断裂问题的
认识仍然十分有限。
“在实验层面很难研究动态裂纹，因为裂

纹的扩展速度非常快，在脆性材料中更甚。”
王猛在接受采访时说。
比如，一个玻璃杯摔到地上，我们通常只

能看到它从一个完好的状态瞬间到破碎的状
态。这个过程很短暂，也很难捕捉，就是因为
裂纹扩展速度太快。
在经典断裂力学的理论框架下，当一个

系统承受的外力足够大时，裂纹会以接近瑞
利波的速度传播，而对于玻璃这种脆性材料
而言，瑞利波通常每秒传播几百到几千米，所
以很难捕捉到破碎的瞬间。

王猛所在的课题组，选择水凝胶作为介
质研究这个过程。水凝胶有个好处，瑞利波在
其中的波速仅有几米每秒，有助于在实验中
通过直接观测研究裂纹扩展。

实验中用的水凝胶并非一般水凝胶，王猛
为其量身定制了化学配比，以控制其力学响应。

起初，王猛是想通过水凝胶研究含杂介质
的断裂问题。在无数次实验中，一次非常偶然的
发现，彻底开启了断裂领域的一个全新篇章。
“有一天，我在做实验时，无意间观测到

在裂纹尖端前有浅浅的两条痕迹，当时这个

很不寻常的现象引起了我极大的好奇，我反
复琢磨这些到底是什么，毕竟之前从未见
过。”这样的意外发现让王猛充满干劲。

他带着疑惑开始计算裂纹速度，发现其
竟然超过了瑞利波速度，这超出了他们的认知。
经典断裂力学理论认为，当材料处于拉伸状态
时，裂纹扩展速度的极限是瑞利波速度。所以，
当他把这一发现告诉导师时，导师并不相信。
为了力证所见皆为真，王猛绞尽脑汁，设

计更深层次的实验表征这个现象。
“经过多日的反复实验，我们首次在固体

中观测到马赫锥。并且，实验发现，水凝胶裂
纹不但超过了瑞利波速度，还超过了剪切波
速度，甚至接近膨胀波速度。”

这项研究证明了超过剪切波速度的“超
剪切”拉伸裂纹的存在，彻底颠覆了经典断裂
力学理论的传统认知。
“那些意想不到、能给人惊喜的发现是很

难设计出来的，需要不停探索，也需要运气，
更需要一双能识别运气的眼睛。这个过程很
艰辛，但充满乐趣。对我来说，这才是科研真
正吸引我的地方。”王猛表示。

对于研究成果在《科学》上发表，王猛表
示：“论文发表于顶刊是对我们工作的一种肯
定，但这并不意味着什么，我个人对科研的想
法更多还在于科研本身，只想赶紧去探索更
多有意思的现象。”

成为导师的第一个中国学生

1993年出生的王猛也有过迷茫期。2019
年博士毕业后，他反复问自己，是否要继续走
科研这条路。
“自从迈入学术界，我一直都在做基础科

研，但实际上我很想做应用研究。博士毕业
后，我内心一直摇摆不定，也很纠结要不要去
企业界工作。那时恰逢新冠疫情暴发，去企业
的想法落空了。”王猛说。

博士期间就已在研究动态脆性断裂的
他，开始物色同领域的实验室，但国际上以实
验为主做这项研究的课题组并不多。多番调
查后，他把目光锁定到著名物理学家 Jay
Fineberg身上。Jay Fineberg的学术造诣很高，

在软凝聚态、断裂力学和地
震学领域发表了 100 多篇
研究论文。

以色列的高校一向不
太重视亚洲招生，为了跟心
仪的导师“混个脸熟”，王猛
报名参加了 Jay Fineberg在
法国里昂高等师范学院举办
的暑期学校。“读博时就看过
他发表的很多高影响力的文
章。我抓住这次机会请教了
他好几个问题，让他对我有
一个初步印象。”

Jay Fineberg 非 常 敬
业，责任感极强。从 2016年
担任希伯来大学理学院院
长后，他就全身心投入这项
工作中，未招一名学生。他
说：“我没有时间去陪伴和引
导学生，我也不想耽误任何一名学生的将来。”

直到 2020 年卸任院长一职，64 岁的 Jay
Fineberg才重新招了实验室第一个博士生。刚
好博士毕业的王猛瞄准时机发出了申请，并凭
借过硬的科研水平顺利加入实验室，成为 Jay
Fineberg的第一个中国学生。

做科研不要好高骛远

吸引王猛到中东求学的，除了导师这个
主因外，还有希伯来大学的光环。这是在以色
列排名第一的高等学府，在基础科学、医药和
人文等领域独占鳌头，先后培养了 8位诺贝
尔奖获得者，被称为中东“哈佛”。

在王猛看来，以色列的科研水平非常高。
这种“高”并非是指拥有多么高端的仪器设
备，恰恰相反，他们的实验条件可能还不及国
内一些课题组，但是他们在科研上的想法和
创意层出不穷，开放和自由的科研氛围孕育
出许多优秀成果。

比如，Jay Fineberg 不会要求学生一定要
做他设定的课题，而是给予学生充分的自由，
鼓励勇敢创新，任学生在浩瀚的科研世界里
天马行空，他只在学生需要的时候给予最大

的帮助和支持。
“我们的实验室空间并不大，实验室里最

高端的设备就是一部高速相机，许多观测手
段得靠我们自己设计。导师是一个很善于搭
建实验平台和设备的‘行家’，在搭建我们所
需的观测设备时，他提供了很多有用的想法
和帮助。”王猛说。

Jay Fineberg从不干预学生的作息，他不
喜欢让做科研变成死板的打卡上下班。在张
弛有度的环境里，王猛逐渐找到了做科研的
兴趣和热情。

现在回看当初的决定，王猛依然没有丝
毫后悔。在以色列学习和生活的两年半里，他
改变了对这个国家的许多刻板印象。

在耶路撒冷，人们可以接触不同文化。但
一心扑在科研上的王猛，对当地的宗教文化、
古老建筑没有太大兴趣，他更乐意“宅”在小
小的实验室里，与实验设备为伴。
“科研不是短跑，而是一场马拉松，你需

要有一个计划，并找到属于自己的节奏。你并
不知道这场马拉松何时才能到达终点，所以
得时时刻刻调整节奏。与其好高骛远，不如着
眼当下，这样一步步坚持下去，才能保持一个
好心态。”王猛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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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猛：科研是场马拉松，要找自己的节奏
姻本报记者张晴丹

高仕斌：高铁“供血”安全的守卫者
姻本报记者陈彬

原本，高仕斌是想去海南一展身手的。
那是上世纪 80年代，改革开放的春潮在神

州大地翻涌，激发着每个人对未来的想象。1988
年，高仕斌在西南交通大学（以下简称西南交
大）铁道牵引电气化与自动化专业完成了硕士
学业。同年，我国正式设立海南省，各种机遇和
广阔舞台让这个年轻人心潮澎湃。
正当高仕斌和同学们商量着闯荡海南时，

学院找到他，告诉他电气化铁路已经开始快速
发展，但师资力量短缺，希望他能留校从事教学
和科研工作。
“从那时算起，已经整整 35年了。”今年虚

岁 60岁的高仕斌，言语间充满感慨。
这 35 年里，我国电气化铁路里程从 4700

多公里跃升至 11.4万公里。而高仕斌也在其间
取得了一个个令人瞩目的成绩———在世界上首
次构建了完整的高铁弓网系统运营安全保障体
系、主持或参与的科研项目先后 4次获得国家
科技进步奖二等奖、2022 年获得第十四届光华
工程科技奖……不久前，由他领衔的西南交大
智能牵引供电教研教师团队入选第三批“全国
高校黄大年式教师团队”。

采访中，《中国科学报》记者问他：“如果当
初真的去了海南，如今会是什么样？”
“应该过得也不错，但走的肯定是一条完全

不同的路。”高仕斌笑着说。

保障“供血”健康

高仕斌现在走的是一条什么路？这还要从
我国电气化铁路的发展史说起。
上世纪 50年代初，我国铁道电气化事业的

奠基人曹建猷在国内首开电气运输专业，1958
年开工建设、1961年正式交付运营的 91公里长
的宝成线宝凤段电气化铁路，成为我国首条电
气化铁路。由此，我国开始了 60余年的电气化
铁路发展历程，如今享誉国际的中国高铁是其
中的“最强音”。
然而，高速列车要想多拉快跑，一个最基本

条件是要有持续、稳定的电能供给。这是高仕斌
多年来工作的“中心点”。

在官方介绍中，对于高仕斌的科研成就是
这样表述的———针对我国高铁高速度、高密度、
大规模的运行需求，以高铁四大关键系统之一
的供电系统为对象，突破高密度列车群的可靠
供电、高速弓网系统的稳定受流、大规模供电网
的供电能力三大技术瓶颈，系统性、原创性地解
决了制约我国高铁供电系统大规模建设与安全
可靠节能运行的“理论 -技术 -装备”难题。

这番学术化的表述，在高仕斌的口中变成
了一个简单明了的比喻。
“如果把高铁比作一个人，供电系统相当于

人的供血系统。我们这些年的核心工作，就是保
证这个人拥有强大的‘心脏’、结实的‘血管’，同
时，一旦出现某些‘病变’，能最快找到问题所
在，并将这些病变造成的破坏减至最小。”高仕
斌说。

这当然不容易。
为此，高仕斌和团队成员一起构建了全新

的车网电气耦合和弓网电能传输模型，研发了
高过载节能型卷铁心牵引变压器、高铁供电保
护 -控制 -调度一体化系统，以及高速弓网检
测 -诊断 -维修技术装备……

至于多年工作的效果如何，他向记者提供
了这样一组数字———在没有应用其项目团队研
发的高速弓网检测 -诊断 -维修技术装备前，
我国电气化铁路每年的百公里故障数为 80 至
120件，而在应用该技术装备后，每年的百公里
故障数减少至 0.5件；接触网检修和维护人员
数量从过去的每百延展公里 22人，缩减到现在
的每百延展公里 14人。
“在高铁建设上，我国走的是一条引进 -消

化 -吸收 -再创新的道路，但高铁供电系统的
建设却没有走这条路，而是从零开始，实现了全
部技术与装备的完全自主化，这是让我们骄傲
的一件事。”高仕斌说。

穿“珠子”的人

在很多人看来，研究高铁系统的供电保障
是“高大上”的科研项目，需要潜心研究、甘坐
“冷板凳”。

“这话当然没错，但很多时候，其实是一件
事接一件事催着你往前走的。”高仕斌笑道。

高仕斌的科研之路从开始就不顺利。刚留
校工作后不久，他就患上了结核性胸膜炎。“这
是一种‘富贵病’。患这种病后只能静养，不能工
作。”而这一“养”就是半年。等他病愈回校，此前
参与的一项关于牵引网微机保护的项目已经结
束，他“失业”了。

正在此时，时任西南交大电气工程系（现电
气工程学院）主任简克良找到他参与一个“造
车”的项目。
“牵引变电所是电气化铁路的重要组成部

分。上世纪 80年代末，电气化铁路运营里程有
限，牵引变电所高压电气设备检修的工作量不
大，检修手段比较原始、耗时比较长。”高仕斌解
释说，但随着我国铁路电气化的快速推进，对牵

引变电所检修效率的要求越来越高，于是，西南
交大的科研团队提出，是否可以将所有测试设
备集成到一辆面包车上，同时对测试设备进行
程控化改造，从而大大提升试验精度、缩短试验
时间。
没有犹豫，高仕斌和研究团队一头扎进了

实验室和成渝电气化铁路的一个牵引变电所
中。经过一年多的艰苦研制和现场反复试验，国
内第一辆牵引变电所电气试验车诞生了。
此时已是上世纪 90年代初，电气化铁路正

在国内迅速铺开。但随着开通里程的增加，故障
发生数量也在增多，一旦某段铁路的牵引网发
生故障，影响的将是整条线路的运营。如何迅速
找到故障点，快速处置故障，将影响降到最小？
这个问题成为高仕斌的又一个“攻坚”对

象。几经钻研，AT牵引网故障定位原理及样机
出炉。
此后，高仕斌又对电气化铁路牵引供电系

统微机馈线保护装置、变压器保护装置等进行
产品化攻坚，并成功夺回此前一直被日本、德国
公司占领的国内市场。
世纪之交，他开始潜心钻研高铁供电保护-

控制 - 调度一体化系统以及高速弓网安全检
测 -诊断 -维修成套技术装备。当这些工作接
近尾声时，在一次参加会议的间隙，中国工程院
院士、时任中国铁路总公司总工程师何华武找
到高仕斌：“小高，再给你一个任务，你能不能从
现有的研究出发，做一下高铁接触网故障预测
与健康管理？”
如今，伴随着我国“双碳”战略的实施，高仕

斌又将目光瞄准了高铁供电系统的新能源战略
以及高铁全链条节能减排研究。
……
回顾 30 多年的科研历程，高仕斌告诉《中

国科学报》，他的科研始终有一个大前提，即我
国不同经济发展阶段的需求。“这就像是一条
线，而我所做的每一项科研都像是一颗珠子，只
有用那条线穿起来，才能成为一条‘项链’。”

“急火攻心”的感觉

为了穿好这一串“珠子”，高仕斌付出了太
多努力。

要保障高铁供电系统的安全可靠，少不了
和牵引变电所、分区所、接触网打交道，而这些
设施又往往处于人迹罕至的群山、郊野中，这就
决定了高仕斌时常要往这些地方跑。
上世纪 90年代，在进行电气化铁路故障定

位装置现场试验过程中，高仕斌团队长期奔波

于大秦线上的几个牵引变电所之间采集数据。
“我们开一辆 130型小货车，中午饿了没地方吃
饭，就在附近老乡家把随身携带的面饼‘加工’
一下。”

比起生活上的艰苦，更让高仕斌印象深刻
的是那些不期而遇的“小问题”。

同样是在大秦线上，多年前，他们刚刚完成
一个牵引变电所的故障定位装置的安装，就发
现每当有货运列车驶过，故障定位装置的显示
屏就会出现“花屏”。“这是电磁兼容性没有处理
好的一个典型表现。”高仕斌说，这个问题不解
决，有可能对铁路安全运行产生影响。

然而，在研究团队花费一周时间、穷尽了几
乎所有手段后，这一问题依然没有得到解决。看
着显示屏上不时出现的干扰花纹，心急如焚的
高仕斌半天说不出一句话。
“那一次，终于体会到了什么叫‘急火攻

心’。”他说。
万般无奈下，高仕斌要来了整个牵引变电

所的设计原图，开始从头研究。这一次，他终于
发现了问题所在。

原来，该牵引变电所先前的故障定位装置
由日本某公司开发，此次他们安装的故障定位
装置的原理与此前装置的原理完全不一样，新
老装置共用了一个电流回路而接地方式不同，
这就导致彼此间产生干扰。这个问题不算大，但
如果不看设计原图，很难被发现。
“老百姓对于高铁的主要期待有两个，一是

安全，二是正点。我们更希望在此基础上，能最
大限度实现高铁多拉快跑。”高仕斌说，他所做
的所有努力就是为了能实现这一愿望。

家国情怀最重要

高仕斌说，他对自己的定位就是高铁线路
上的一颗“螺丝钉”。只不过这颗“螺丝钉”充满
了对铁路电气化事业的热爱。同时，作为高校老
师的他，更希望学生传承他的这份情怀。
“在招收学生时，是否有家国情怀是我最看

重的。”他说。
多年前，高仕斌曾接到过一名本科生的电

话。电话中，这名学生表达了想报考研究生的想
法。同时他告诉高仕斌，他来自偏远山村，记忆
中，他的父母从没去过比县城更远的地方。他一
直有一个梦想，就是让父母坐上他设计的轨道
交通工具。

得知此事后，高仕斌对这名学生进行了有
针对性的培养，带领他做牵引供电系统课题、介
绍到有关单位实习……这名学生在硕士毕业

后，成功进入某轨道交通设计院工作。
在几年后的一次通话中，高仕斌问那名学

生，父母是不是已经坐上了他设计的铁路上的
客运列车。那名学生笑着说：“坐上了。”

在面试新学生时，不同于别的老师更关心
学生的学业成绩，高仕斌更关心的一个问题
是———你是怎么来到这里的？
“有些学生会让多位家长一起陪同来校报

到，有些学生却选择独自到校。”高仕斌说，对于
后者，他往往会多与其交流一会儿。因为在他看
来，“至少这些学生明白，到学校念书是他们自
己的事情”。

当某些面试需要学生在黑板上进行一些书
写演算时，他也会格外关注那些在面试结束后
主动擦黑板的学生。他说，在这样的细节中，足
以看出一名学生的人品以及对于他人、家庭乃
至社会的情感。
“高老师是很细心的人。”西南交大电气工

程学院党委副书记谢力讲述了这样一个细
节———每个学期排课时，高仕斌都会尽量将课
安排在周一。“因为高老师平时出差比较多，且
往往在周末回到学校，这样安排可以尽量不耽
误给学生们上课……”
“我经常和学生说，未来你是想从事科研

工作，还是从事工程建设，或者做运行维护工
作……自己心里要有数，这其实就是理想。无论
什么样的理想，都需要和国家连在一起。”高仕
斌说，“至于我，最大的心愿便是让学生们实现
这些理想。”

论文的 3位作者史松林（左）、Jay Fineberg（中）和王猛。
受访者供图

8月 25日，在第 32届国际人工智能联
合会（IJCAI）闭幕式上，IJCAI执行委员会宣
布，南京大学教授周志华当选为新一届 IJCAI
理事会主席。

周志华主要从事人工智能、机器学习、
数据挖掘、模式识别等领域的研究工作，
现任南京大学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系主任，
兼任南京大学人工智能学院院长、计算机
软件新技术国家重点实验室常务副主任
等职。

IJCAI 是人工智能领域历史最悠久、
最具权威性和影响力的国际学术盛会之
一，始于 1969年。IJCAI 理事会主席的工
作内容主要包括每年 IJCAI 会议相关事
务、奖项评选、与各国人工智能协会的协
作以及 杂志的管理等。

周志华是全球第二位当选 IJCAI理事会
主席的华人学者。

受访者供图


